
悠悠洛塘河，静静向东流。
洛塘河历史悠久，至今已流淌千余年。据

《海宁县志》载，在唐代，洛塘河已称“洛溪”。
洛塘河为浙江省海宁市市级河道，全长27.3

公里，河面宽 22 米至 54 米，西起海宁长安万兴
桥，与盐官下河在此相聚；东至海宁市区丁公堰，
注入长山河，通向大运河，80%以上都是过境“客
水”,流经海宁市长安镇、周王庙镇、斜桥镇、海洲
街道、硖石街道、海昌街道等地，素有海宁“母亲
河”之称。

一

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洛塘河水是透明
的。

河两岸是一片片水草，绿茵茵的，用铁丝
拴在堤岸上，像一块块厚厚的地毯，主要是用
来净水，也可作肥料或牲畜饲料。一群一群的
鱼儿在河面上、水中央戏耍，以餐条鱼和一种
大头、大眼睛小鱼为主。餐条鱼一般宽 2 厘米、
长 10 多厘米，十多或二十多条为一个群；那种
大头、大眼睛小鱼宽不到 0.5 厘米、长不到 1 厘
米，一个群里多得数不清。你手一挥，鱼儿便
四下逃窜，激起一片涟漪，但没一会，又会聚集
在一块，像是同一个家族，接受族长统一指挥
似的。

餐条鱼对水质要求较高，繁衍速度较快，嘴
非常馋。在洛塘河钓餐条鱼，无需复杂的设备。
弄一根头比较细的竹子做成鱼竿，将一条棉线绑
在竹子上，用鸭毛管做成几颗浮子串在线上，再
用大头针或者缝衣针做成一个鱼钩——用缝衣
针做鱼钩前，先要用火烙一下，否则弯鱼钩时要
折断。然后准备一些饭粒，或者米虫、苍蝇等，就
可到洛塘河钓餐条鱼了。当然，还有一种钓法更
绝，在鱼钩上裹几丝棉球，将裹着棉花球的鱼钩
抛到餐条鱼群中，然后迅速起钓。来回不停地
抛、起，也会钓到餐条鱼。我不行，只能用正儿八
经的鱼饵。运气好的话，一两斤左右也是有的。

初夏季节，洛塘河水面上会出现一簇又一
簇黑色的东西，那是成堆的小蝌蚪。大大的头，
透明的眼睛，小小的尾巴，像逗号一样，十分可
爱。小蝌蚪在水面上游啊游，会先长出两条后
腿，再游啊游，再长出两条前腿，尾巴便会褪去，
然后成群结队往河两岸跳。很奇怪，成百上千

的“田鸡”一下子便会跳得无影无踪。它们都是
褐色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青色的那种。其实
在稻田里，那种真正的、青背白肚、叫起来腮边
会胀出两个很大的白泡泡的青蛙也很少看到。
常见的都是褐色的、类似癞蛤蟆，海宁人叫“田
鸡”的那种。

洛塘河水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水。一般将
水放在盛器里沉淀一下，就用来烧水做饭；考究
的人则在盛器里放点明矾过滤一下。洗涮物件
什么的，全去洛塘河。河两岸的埠头，很多是用
条石砌成，也有的是用一块类似木跳板做成
的。人们蹲在木跳板上洗衣汰菜，聊些家常。
轮船开过激起的波浪，打得木跳板晃晃悠悠。

淘米也是孩子的一大乐趣，孩子们会特地
将淘米箩沉在水里，淘出一些米泔水来，成群结
队的餐条鱼，便会争先恐后地钻进淘米箩抢
米。如果你眼疾手快，迅速提起淘米箩，便会捞
上几条白白亮亮的餐条鱼，既好玩，也给家里添
上一道鱼鲜。当然，有时也会“偷鱼不成蚀把
米”的，提米箩时如用力过猛，米会随水溢出。
但孩子们可不计较这个，只要开心，何况，父母
也不会看到米溢出的情景。

更吸引眼球的，就是洛塘河上的鸬鹚捕
鱼。鸬鹚船平底、两头尖，船长约 3 米、宽不足
1 米，船体吃水极浅，在水面上划动极其灵活。
记得有一次早上，小丫与我一起去河埠洗衣。
小丫顽皮，见河埠上停着一条鸬鹚船，便爬了
上去。没想鸬鹚船像箭一样滑了出去，幸好鸬
鹚船有粗麻绳拴着石岸，但因惯性作用，小丫
一下子掉在了浅水里，吓得哇哇大哭。鸬鹚船
一人一桨一竿，每船两侧船舷立 10 多只鸬鹚，
只要主人手中的竹竿一扬，鸬鹚就“扑通扑通”
跳进河中。数十条小船在河面上游弋，上百只
鸬鹚在水中翻滚，它们一会儿扎个猛子，一会
儿钻出水面，嘴中衔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
鱼，邀功般地向各自的主人游去。不一会，白
花花的鱼载满了鱼舱。然后，鸬鹚们根据主人
的指令，纷纷登上小船，列队站在两侧船舷。
主人便会给这些鸬鹚喂一些小鱼，乐得鸬鹚叫
声一片。

真正令洛塘河沸腾的，莫过于夏季。每当
夕阳西下，洛塘河沿岸各埠头便成了泳者的天
下。孩子们是等不到夕阳西下的，下午两三点
钟时就泡在河中。初学者，傍着木脚桶、门板
等，在浅水中“扑通扑通”折腾；会水的，或在河
中打水仗，或扎着猛子你追我逃。几个顽皮胆
大的，见有货轮带着船队或手摇船驶过，干脆扒

住船舷或爬上船，随船漂到很远的地方，才弃船
顺流而下，或逆水而上，体力不支的，再扒上回
程的货轮或手摇船回家。

二

洛塘河上的另一道风景，是海宁人所称的
“水阁房子”。我家曾在水阁房子里住过很多年。

“水阁房子”顾名思义，就是水上面的房
子。水阁房子临河而建，房房相连，除少部分和
岸相连，大部分悬空在洛塘河水面上，每幢房子
下面用几根圆木作为支撑，深入河底，形成了极
为壮观的水下森林。

水浅时，水阁房子下面可走人，从这个河埠
下去，到另一个河埠再上来⋯⋯下雨时根本不
用撑伞。比方到硖石轮船码头坐船，碰到下雨，
孩子们即使有伞，也喜欢钻到南关厢的水阁房
子下走去，直到没有水阁房子或房子底下河水
阻拦为止。在三伏天，从水阁房子下面去轮船
码头，更是一条凉快的避暑通道。而在汛期，河
水几乎是贴着水阁房楼板的。

水阁房子除瓦之外，几乎都是用木头做成。
由于年久失修，楼板缝隙很大很多，可见河水波
光粼粼。房子临河除了窗户外，还有一扇木栅
门，可自由打开。住水阁房子的人家，家中不用
置备水缸，只要买一只吊桶和一根麻绳就行。用
水时，将拴有麻绳的吊桶扔进河中，将水吊上来
就可。家家用的吊桶基本上都是木制品，而不使
用洋铅桶，怕麻绳一旦断裂，洋铅桶会沉入河底，
买洋铅桶的钱当年也是一笔大开支。用木吊桶
吊起满桶水是个技术活，如果不懂窍门，吊起半
桶水已很了不起。因此，有的人家就在吊桶环上
挂一个铁块，使吊桶能顺利沉入河中，吊起一整
桶的水。

住水阁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在房子
里钓鱼。初夏和秋天，坐在自家屋里，将鱼竿伸
出窗外或栅栏门外，再将装有鱼饵的钩子抛向
河中，泡上一壶茶，就可优哉游哉地垂钓。记得
有一天上午，我将一粒用菜饼和面粉做成的饵
来垂钓，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动静。正当我没劲
时，忽然发现浮子慢慢下沉。我急忙提起鱼竿，
竿尖弯成了弓。我哥见状来帮忙，将鱼拖出水
面，是一条金黄色、约有二尺长的鲤鱼。但鱼太
大，没法往上提。于是，我哥让我把持住鱼竿，
他跑到水阁房子下去扯鱼线往里拖，结果犯了
大忌，鲤鱼一痛猛地一挣，逃脱了。后来告诉家
人，家人不信，说我是“逃脱鲤鱼十八斤”（海宁

话是夸大的意思）。但那鱼真的大，只有我知、
我哥知。有一年发大水，洛塘河里的水漫进了
我家房子，足有 20 多厘米深。我用簸箕捉了一
些小鳊鱼、小鲫鱼等，好玩极了。

水阁房子冬暖夏凉。即使是三伏天，一到
晚上，河里带有水味的凉风，便会四面八方地从
楼板缝隙里、窗户里钻进来，吹在身上，暑气全
消。寒冬腊月，水阁房子里也显得暖洋洋的，至
于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三

当然，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洛塘河一年四
季、一天到晚川流不息的机动船与手摇船。

河道船来船往，运输十分繁忙。特别是那
种机动拖船带着 10 多艘甚至 20 多艘驳船开过
时，更是壮观。这些拖、驳船，装满货物时过桥
十分方便，一旦卸了货，空驳船在河面上约有一
层楼那么高，汛期过桥就非常困难，船员们总是
手忙脚乱、大呼小叫，手中的竹篙或探入河底，
或顶住桥墩，因为船一旦被桥卡住，既害了自
己，又影响船队的顺利通过，甚至造成船被桥撞
坏或桥被船撞塌的事故。此时，没事的大人小
孩都会站在桥上，或立在河两岸驻足观看，一直
到整个船队全部通过。

客轮则基本上是拖船拖着一条驳船，驳船
上大都坐满人。客轮马力大，船开过后，河两
岸常会激起层层波浪，像涨潮一般。在河边洗
涤的人们便会笑骂着躲到岸上，手脚慢的，便
会变成“落汤鸡”，有时洗涤的东西也会被河水
冲走。

其他船只则载着生活用品、工业用品、农作
物等。农作物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如小
麦、棉花、稻谷、茧子、西瓜⋯⋯即使是深夜，也
会传来机动船“突突突”的马达声，手摇船“吱里
嘎朗”的摇橹声。有时，几声机动船汽笛的鸣
叫，或是船工们嘶叫的“推艄、扳艄”声，会让你
在梦中惊醒。

洛塘河，连接河两岸百姓生活与工作，连接
过去、现在与未来。

洛塘河记忆
俞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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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闲记

十年之约，相聚的冲动那么强烈。买到最后
三张机票，迫不及待奔赴机场，兄弟们分头往武当
山赶，最平常不过的日子瞬间精彩起来。

夜宿武当镇，就在山脚。酒渐喝渐多，人微微
醉。端一杯香气扑鼻的太和茶，徜徉在十年兄弟情
中，滔滔不绝地谈论这十年，青涩、不堪、欣喜⋯⋯

“十道九仙，多少代人的尝试才有今天的美
味，像你这种不会吃草的人，生活是无趣的。”十堰
的小兄弟用筷子挑起一丛粗壮油亮的鱼腥草就往
嘴里塞。浓烈呛鼻的草药味飘来，还未等我起身
后退，我的碗里就被一大丛鱼腥草占满了。

“我试试。”张大嘴巴，闭上眼睛，顾不上细嚼
慢咽，就将一小捆鱼腥草生吞了下去，然后咪一口
小酒，一股清香涌上心头。

窗外不知不觉热闹起来，粗犷悠长的秦腔夹
和着敲锣打鼓声此起彼伏，盖过了我们的嬉笑
声。大家齐刷刷挤到窗口，公园里好一派沸腾，歪
着脑袋拉二胡的，眼睛眯着敲大鼓的，鼓着腮帮昂
头吹长号的，双手散开又聚合敲金铙的，放开嗓门
唱的⋯⋯

倚靠在一棵松树下，三五对坐，白天蓄下的余
温还未完全消退，青石板地面还有些温烫，闷热的
天逼出了不少的细汗，静静地歇着，傻傻地发呆。

月儿越挂越高，若有若无的蛙鸣让冷冷清清
的夜晚生动起来。溪水潺潺淙淙，微波粼粼。“呱、
呱、呱⋯⋯”似乎触手可及。这亲切，记忆中有些
年头没有出现了。

月影下，我的心犹如苏东坡赏海棠而感叹“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急切，寻着声
音，却不见青蛙的影子，颇为遗憾。

想起在广场上与一位老者的对话：“这么热，
为啥不在家歇息歇息?”“那是你心急。”老者眼皮
抬了抬，“心静自然凉嘛。”那份悠然自得，我无言
以对。

次日一早，车子穿梭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紫
色的紫荆花、血色的映山红、白色的檵木，时近时
远地镶嵌在群山绿叶中，十分别致。

紫霄宫是我们游访的第一站。拾级而上，台
阶左侧的牡丹裹着四五个花蕾，像不大不小的寿
桃，微微的粉红。

徐霞客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写道，榔梅仙翁
祠前有棵高大的榔树，一点儿树皮也没有，光滑地
耸立着，开花时，让山崖都绚丽无比。

紫霄宫内那棵木瓜树，完全颠覆了我的想
象。数个干瘪的木瓜果实，像极了铃铛，风中来回
摇摆，可以遥想满树繁花的盛景。

武当山有好多可以歇脚的地方，太子坡便是
其中之一。岳母惦记着太子坡的“九曲黄河墙”，
提醒我们要去看看“太子读书殿”，教师出身的岳
母至退休都坚持每天读书，那种内心渴望读书的
好习惯让我们很受用。

走在通往太子坡的台阶上，层层叠叠的桂
花树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斑驳的通道变得极
为幽静。距金殿不过数百米，因恐高，前行的路
变得异常艰难。踏上几乎垂直而上的九连蹬，
双腿颤抖着，死死地抓住护栏，不敢回头，一步
步往上挪。

抵达心中的圣地金殿，不甚狂喜。六百年从
未熄灭过一次的“长明灯”、玉化石和金砖，古人的
精湛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翻越了一座座高高低低的山峰，我们略显疲
惫而又不失兴奋。喜欢武当山的人，那份一点也
不违和的好客。赞叹“五云楼”的一柱十二梁这座
园林的典范，让我们跨越了历史的沟壑，见证了古
人的智慧。

傍晚，行程画上句号。在机场远远回望，武
当山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雨雾中的山峰只剩下
一个个轮廓，群山似云非云地飘在空中，近在咫
尺又远在天边。兄弟慢慢淡去的背影里留下了
挥手告别的惆怅，我的心铅一样沉，泪水怎么也
止不住。

十年之后，便是一生。定当珍惜。

武当行
蒋孝辉

那一朵朵白云
装点起蓝天的霓裳
那一条条河流
孕育着泥土的芬芳
那一缕缕阳光
温暖了万物的生长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我们在这里心驰神往

那一串串脚印
镌刻进大地的宽广
那一声声嘱咐
绘就着千年的沧桑
那一个个故事
化作了雨露的流淌
春风化雨 百花竞放
我们在这里放声歌唱

蓝天是白云的故乡
绿色是大地的远航
青山行不尽 绿水长又长
春风绿杨柳 秋雨润叶红
醉美了万里风光

踏歌行

蓝天是白云的故乡
写在浙江实施“八八战略”20 周年之际

竺 泉

艺境

中国画 《三千秋》（局部） 刘海勇 作

心香一瓣
小区毗邻植物园，与竹类区一墙之隔，站在

朝南的窗口，可眺竹林在风中摇曳。清晨通常
被鸟鸣叫醒，一到夜间，又十分寂静。竹林间，
有一条宽约二十余米的溪流，呈梯级状，西湖的
水通过管道流入小溪，形成瀑布，共有五级。这
里的水景，属于植物园外围的一部分，会吸引一
些候鸟在水边竹林间栖息，大多是白鹭，也有灰
色的鹭鸟，它们体形较大，飞过竹林上空，又飞
回水边。

除了白鹭，也有乌鸫和松鼠出没。我家与竹
类区近在咫尺，南北窗外，植有银杏，树梢总有七
八层楼高，松鼠就在树丛间跳跃。但我没想到，
它们会跑进我家的客厅和书房，找食物吃。好几
次，客厅茶几上的红枣和其他一些零食，被啃了
几个孔，起初我以为是家里出现老鼠，但后来我
发现，是松鼠。晒衣服的时候，看见一只松鼠在
阳台外的花架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警惕地看着
我，我朝它挥挥手，它也不怕，我关上纱窗，一会，
就看见松鼠在纱窗上爬过，让我领略了飞檐走
壁。如此几日，这只松鼠总是出现在花架上，我
索性放了一些零食在空调室外机上，松鼠似乎特

别爱吃红枣和其他坚果，比如花生、开心果之
类。但也有人提醒，不可放纵松鼠，哪一天你不
放食物了，它们饿了，会咬空调室外机裸露的线
路。我当然也担心，好在松鼠对红红绿绿的电线
似乎不感兴趣。

朝北的书房面积不大，书多，书柜放不下，
堆得到处都是，只剩下一张书桌和椅子的空间，
以及一条狭窄的通道。在书房时，能听见鸟在
窗外叽叽喳喳鸣叫。有一天，我抬头，发现窗台
上多了一个鸟巢，呈碗状，探身一望，碗底还有
六个鸟蛋。我再往树上一看，一只黄嘴黑羽的
鸟停在树枝上，略显紧张而警戒。

大约过了十来天，鸟巢里的蛋全部变成了
小鸟，鸟妈妈飞来飞去给它们带来食物，对窗内
的人，似乎也不怕了。我轻轻推开纱窗，六只小
鸟以为是鸟妈妈回来了，一齐张开小嘴朝天鸣
叫，显然是饿了，但我也束手无策，我想，它们和
松鼠不同，总不能丢几颗红枣。

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鸟妈妈完全有能
力抚养这六只幼鸟。它一趟趟衔来食物，嘴对
嘴放进小鸟的嘴里。

小鸟长得很快，没多久就开始飞了，头几
天，还会回到巢里，但再过几日，它们终于飞
走了。这时，我才想知道，这些究竟是什么

鸟。我偷拍到幼鸟嗷嗷待哺的照片，发给鸟
类摄影师看，他说，这是乌鸫。我在网上查了
一下，乌鸫的栖息地很普遍，而中国是主要繁
殖地。乌鸫喜欢筑巢的地方，通常是林间，相
对潮湿的地方。而我家紧挨植物园，又有一
条小溪从竹林间流过，符合乌鸫栖居的基本
条件。

冬季，乌鸫筑好的巢就一直空着。我想，等
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回来下蛋、孵出小鸟，如
此周而复始。鸟巢是用杂草混筑而成，很结
实。由于鸟巢的边缘筑到了窗台最靠近里侧的
纱窗，所以外侧的玻璃窗就无法关严，倘若硬要
关严，鸟巢就会被挤破。整个冬天，书房的窗子
总是有一条 20 厘米左右的缝敞开着，冷风从缝
隙间吹进来，室内总是处于寒冷的状态，即使打
开空调，也是如此。

我把偷拍的乌鸫幼鸟发在朋友圈，好多人
留言，说在书房窗台上筑巢，真是爱读书的鸟。

但在乌鸫哺育了一窝幼鸟之后的冬天，突
然遭遇变故，两只松鼠霸占了鸟巢。起先我
并没在意，只是感觉鸟巢上面多了一些杂乱
的树枝和枯叶，有一天，我坐在书桌前，纱窗
上突然出现一只松鼠的身影，接着是两只，它
们在纱窗上爬来爬去，做出妖娆的姿态。我

取了一些坚果放在窗台上。但松鼠并没有离
开，在纱窗上爬了一阵后，跳到树枝上，隐入
林间。

我仔细观察鸟巢，发现原先很整洁的鸟巢，
已经杂乱不堪，鸟巢上方，堆满横七竖八的枯枝
败叶，显然，那两只松鼠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了，这不是“鸠占鹊巢”是什么？我有些气愤，这
对不劳而获的松鼠，除了霸占乌鸫的巢，还把花
架上的花草弄得东倒西歪，它们在纱窗上做出
各种姿态，有讨好房屋主人的嫌疑。幸好我的
纱窗是钢丝做的，如果是普通纱窗，估计早就让
松鼠尖利的嘴咬得支离破碎了。

两只松鼠形影不离，仿佛一对恩爱的夫妻，
也让我不忍驱赶它们，窗台上的坚果吃完，还会
继续补放一些。我想，也许到了春天，它们就离
开了，而乌鸫又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冬去春来，果然如我所料，松鼠离开了鸟
巢，不知去向。

我把覆盖在鸟巢上面的枯枝败叶清理干
净，而乌鸫也真的回来了，一天早晨，鸟巢里多
了五枚蛋，几缕阳光落在鸟巢上，映照着鸟蛋，
仿佛透明一样。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真是单纯得很，要不了
多久，小鸟就破壳而出，飞向辽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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